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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探索积极心理学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义、现阶段高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和问题、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等三方面的内容，以期

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的转变，构建积极有效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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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

纲要》提出 “资助育人质量提升体系和心理育人质

量提升体系”，要求 “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研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存在的心理困扰，以问题为

导向的 “扶困”教育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积极

心理学重在发掘个体积极因素，对推动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作用。

一、积极心理学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中的意义

积极心理学兴起于２０世纪末，创始人是马

丁·塞利格曼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Ｐ．Ｓｅｌｉｇｍａｎ）、谢尔顿
（Ｋｅｎｎｏｎ　Ｍ．Ｓｈｅｌｄｏｎ）和劳拉·金 （Ｌａｕｒａ　Ｋｉｎｇ）。

他们提出 “积极心理学是致力于研究普通人活力和

美德的科学”。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仅需要解决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困扰，而且要挖掘他们积极的

人格特质，引导他们进行积极的情绪体验，以促进

其健康成长成才，具体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主观体验看，有利于提高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积极的主观体验。积极心理学注重研究包括幸

福感、满意感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人的积极主观体

验，将积极心理学引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中，有利于促进他们体验到幸福感、满意

感等，从而产生乐观的态度，有利于身心发展。

二是从个人层面看，有利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积极个人特质的培养。积极心理学注重研究包含爱

的能力、工作的能力、勇气、对美的感受力等为主

要内容的个人特质。将积极心理学运用到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有利于发现、挖

掘、肯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积极人格品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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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信、乐观、积极向上的特质。

三是从群体层面看，有利于建设积极的育人环

境。积极心理学注重研究公民美德和积极的社会组

织，这些组织包括和睦团结的家庭、关系融洽的社

区，有良好氛围的学校，有责任感的媒体等，这些

组织可使个人更有责任感、更利他、更宽容和更有

职业道德等。将积极心理学引入贫困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有利于创造更加积极健康的家庭和学校育人

环境，构建学生健康成长的积极支持系统。

二、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

状与问题

（一）重物质资助，轻心理健康教育

多年来，我国高校资助工作深入有效地开展，

已形成较完善的经济资助体系，有效缓解了高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压力。由于经济资助的效果

明显，操作规范简单，各高校逐步增加了资助的力

度，但同时出现重经济资助，轻心理健康教育现

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经济资助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缺乏科学的

认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有经济上的，还有情感和心理需

求。一些高校对贫困生资助工作的目标存在认识误

区，认为资助工作仅仅是学生事务性工作的一部

分，而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内在心理和情感需求

重视不足，导致资助的育人功能无法较好地发挥。

在新时代，高校既要重视经济资助，也要重视心理

健康教育，这是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

才的保障。

二是重视外部激励，忽视学生心理资本的挖

掘。高校为了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

往往更注重拓宽资助的渠道、增加奖助学金的种类

等外部激励措施，但未重视学生心理资本的挖掘，

这往往导致外部激励无法转换为学生的内在动力，

出现资助种类增多、资助金额增加和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心理困扰依然严重的局面。

（二）关注 “消极”，问题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

模式

目前，关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

面的研究，多集中在心理问题的特征表现、成因分

析、教育路径探索方面，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

状态的描述大都集中在消极心理品质特征方面，如

描述他们敏感脆弱、抑郁封闭等。广大高校资助工

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 “问题取向”的倾向下，容易

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出现理念

错位、方式不当、目标偏离等问题。

一是教育理念错位。部分高校资助工作者对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存有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是带有
“自卑、退缩、内向”等消极特征的群体，并在对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方面致力于这些

特征的矫正和消除，认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健康

成长成才。教育理念消极的倾向和特点，导致教育

理念出现了错位。

二是教育方式不当。目前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负面情绪及消极人格品质，在教育方式上常采取

说教、指责、劝导等消极教育方式来矫正他们的心

理问题，预防心理危机。这样的教育方式会使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越发注意自身消极心理，不断进行消

极心理暗示，强化 “我是比较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的认知，从而陷入 “注意—症状—暗示—强化症

状”的恶性循环系统，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降低

了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同时，还容易出现教育者与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对立，削弱心理健康教育的

效果。

三是教育目标偏离。教育者对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重在关注、矫正问题，并把减少

问题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目标，学生积极的情

绪体验和人格特质不被肯定和鼓励，致使他们的发

展受限，偏离了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就是促进他们健康成长成才的目标。

三、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提出要构建心理育人和资助育人质量提升体系，要

求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

导”，促进其健康成长成才。这就意味着在对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上，我们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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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本，回归教育本质。从积极心理学的教育

理念出发，构建更加完善的资助体系和心理健康教

育体系，培养学生积极的认知模式、塑造积极的人

格特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一）关注个体需求：既重视经济资助，又重

视心理健康教育

高校的资助育人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坚持以

学生成长成才需求为导向。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指出，人的较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需求会不断上

升到较高层次。因此，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教育

工作要实现由 “消极取向”向 “积极取向”的转

变，由 “问题取向”向 “发展取向”的转变。

一是完善资助体系，重视激发学生自助意识并

加强培养。目前，从高校资助体系的资助项目设置

及比例看，存在重资助、轻自助的问题。首先，高

校可以进一步提高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等

奖学金的比例，激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学习上

比、赶、超的精神，使其增强自信，提高竞争能

力；其次，加大对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宣传力度，

鼓励并引导学生通过贷款完成学业，增强他们独立

自主的意识；最后，进一步增设勤工助学岗位，适

当提高勤工助学的待遇，并加大对勤工助学优秀大

学生的宣传，在学校营造自立自强的氛围，激发更

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主、自立、自强的意识。

二是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积极心理学教

育。从高校资助工作实施过程和结果看，存在重资

助、轻教育、轻培养的问题。因此，对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进行经济资助的同时，应注重育人，特别要

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需求为导向，加强其心

理健康教育，促进其健康成长成才。

首先，客观归因，培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积极

的认知模式。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健康的人在自

我认知上往往是积极乐观的，积极乐观的认知模式

反过来可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教育者可以通

过个体咨询、团体辅导等方式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学会体察自己是否有负面和消极的自我认知，通

过系统的训练和培养，帮助他们建立新的、积极的

自我认知模式。在实际的教育工作中，教育者既可

以通过挖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积极品质，如吃苦

耐劳、勤奋刻苦等，引导他们积极归因；又可以通

过思维扩展，从乐观积极的方面强化其自我认知，

从而改变原有消极、负面的自我认知，帮助其学会

客观归因。

其次，表扬教育，增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积极

的心理体验。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积极的情绪

能激发个体产生积极行为或行为倾向的情绪，包括

幸福感、满意感等。在个体咨询、团体辅导、课程

教学等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教

育者可以多采取欣赏、表扬、群体表扬等方式对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优点、取得的成绩、进步等进行

真诚的赞美和肯定，使其获得一种愉快的情绪体

验，并引导他们学会觉察、强化这种积极情绪体

验，从而让学生树立自信，对未来充满希望。

最后，实施悦纳教育，挖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积极的人格品质。积极心理学提出６大美德和２４
项积极心理品质。教育者可以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

挖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所具备的美德和积极心理品

质，运用理性情绪疗法帮助其树立积极的人格品

质。具体方法为：Ａ．陈述负面事件；Ｂ．引导学生

陈述对负面事件的看法；Ｃ．引导学生认识负面事

件下的情绪结果；Ｄ．引导学生找出相同负面事件

下的积极看法；Ｅ．引导学生认识同样的负面事件

下，在积极的解释和视角下，产生积极的情绪结

果。如面对家庭经济困难，消极的学生会认为自己

命不好、出身不好，于是产生自卑、绝望、自暴自

弃的负面情绪，如果教育者能引导学生认识到虽然

家庭经济困难，但自己不畏困难考上大学，父母虽

然经济困难依然供其上大学，引导其看到父母和自

身的勇敢、智慧、热爱学习、自律、希望等美德和

积极心理品质，让学生体验到积极的情绪，久而久

之形成积极乐观的解释风格，促进积极人格品质的

形成。

（二）注重体系构建：构建积极的心理健康教

育体系

一是培养秉承积极心理学理念的教师队伍。积

极心理学理念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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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起着积极作用，要确保这份积极作用的发挥，

首先需要一支具备积极心理学理念的教师队伍，包

括心理学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等。高校要制订相

关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这支队伍系统学习积

极心理学知识，掌握积极心理学在教学、咨询、教

育过程中的运用技巧，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

作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力量的

心理学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在掌握积极心理学

知识的同时，要学会将此知识运用于自身，改善自

身环境，提高自我心理素养，积极看待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遇到的心理困扰，在工作中运用积极心理学

对他们进行教育引导，帮助其健康成长成才。

二是构建积极心理学的教育和宣传体系。积极

心理学的目标之一是使所有人的生活更加美好和富

有创造性，因此，高校可以开设 《积极心理学》相

关的公共选修课，通过课堂教学，向广大学生包括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积极心理学的教育；通过举

办 《幸福课》系列讲座、影视赏析、图书分享会

等，让学生更多地了解积极心理学知识，自发进行

积极情绪体验；搭建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举办

积极心理学为主题的团体活动等，增加学生的参与

度，营造积极的氛围，塑造积极的人格品质。

三是建立并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状况

信息库。高校可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状况动

态信息库。每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进行的

同时就可开展该群体学生的心理普查，对他们的心

理健康状况、遇到负面事件时的应对方式、社会支

持系统状况、心理资本状况等进行测试、调查、分

析和总结，并结合其学习、生活表现，对其进行评

估，从而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状况动态信

息库，并每年进行动态更新，以保证各高校能掌握

该群体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为做好他们的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提供信息和数据依据。

四是构建积极心理学理念下的心理咨询模式。

积极心理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治愈心理疾病，学

生心理困扰缓解的有效方式是咨询。积极心理学指

导下的咨询，注重聚焦他们的美德和积极的人格品

质，注重挖掘他们的潜能。高校可利用网络平台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也可建立专门的贫困生心

理咨询的网页，开辟心理咨询的论坛，给他们交流

的机会，并拓展更多心理咨询的渠道。在应对家庭

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咨询时，需采用多种技巧和方

法，既引导学生发现自身困惑、自卑等问题，又引

导他们发现自身积极的素质和品格，教育他们自我

悦纳，直面压力，提升心理素质，健康成长成才。

五是构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积极支持系

统。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组织

的构建，认为积极组织有利于个人积极心理品质的

培养和发展。每个人的心理成长与其所处的家庭、

学校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积极的家庭、学校

和社会环境有利于个人潜能的发挥和健康成长。因

此，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也应注重

其积极支持系统的构建，高校应打造秉承积极心理

学教育理念的教师队伍、政工干部队伍；建立学生

积极互助社团；营造积极校园氛围、打造积极社区

环境，鼓励教师、家长、同学、朋友、亲人对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积极的支持，从而构建积极有效

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健康成长

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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